
黄昏的天空啊袁你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想是那高三操场上的呐喊袁 是那天夕阳下
的奔跑袁是那离别时的泪水袁是我炙热的青春
啊袁那段难以割舍的触摸理想的岁月遥 我还会
想起袁那个星光犹在的清晨袁那声声动听的鸟
鸣袁会想起那美丽动人的日落时分袁我欣赏着
淡妆浓抹的晚霞袁 与自由自在的晚风惬意谈
心遥 青春像朵绚丽的花袁开放时令人陶醉袁凋
谢后又结出令人追忆的果实遥 我看着清晨草
木上的一粒粒露珠袁等待着太阳的出现袁等待
着阳光将露珠点亮成一颗颗闪闪发光的宝
石袁最后露珠散去袁化成水汽奔向太阳所在的
天空遥 就像那时的我们袁闪耀过后的别离袁任
由风扬起柳枝袁我们怀着各自的理想袁到不同
的地方去寻求光明遥 我和黄昏的天空在生如
夏花的年纪相遇袁 而今我又邀请他进入我的
回忆遥 天空依旧是那个天空袁那个仰望天空的
人还是那个人袁心中所想却已是不同遥 曾经的

那个人总是在和天空的交谈中提到楼下班级的
那个姑娘袁 总是孜孜不倦地和天空诉说着她的
美丽温柔袁 讲着他又想到了什么理由去经过她
的教室看她一眼袁天空总是笑而不语袁或许他也
想起了某朵曾经从他身旁飘过的浮云袁 那是一
个属于他的故事遥 我不禁想起了席慕容的 叶青

春曳中所说的院野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袁我们含着
泪袁一读再读遥 冶那时的我们袁鲜衣怒马袁志在四
方袁我们歌唱着盛夏袁我们吟诵着诗和远方遥 时
间不愿停留的样子却总是让我们觉得有点仓
促袁总是觉得还需精心雕琢一翻袁可时间却在分
秒间将我们的年华剪碎袁 就像那天黄昏的天空
中袁被打碎的那抹夕阳遥

时间是美好的袁 它在一次次的日落月升
中赋予我们成长院时间又是不近人情的袁像风
吹散蒲公英一样袁时光将我们吹散袁让我们去
到各自的角落里开出自己的花袁 同时教会我
们离别的意义遥 那段美好的青春回忆被埋藏
在了时间的尽头袁但是我相信袁在经历了岁月
的珍藏以后袁它再被打开时定会醇香四溢遥 又
是一个盛夏到来袁蝉鸣声又回荡在耳边袁又是
刺眼的阳光袁热烈的少年袁又是一个毕业季遥
风吹不散青春的足迹袁 就像我们忘不掉青春
的回忆遥

那个黄昏下的我们
商学院 吴章鹏

小学一走就是一天袁 高中一走就是一个
月袁大学一走就是半年遥 如今袁走着走着袁却不
知该走向何处遥 我仍处在四季之中袁可我早已
错失了故乡的四季遥 儿时种下的桃树已有两
层楼高袁却只能独自花开花落遥 今年清明袁我
终于能回到我心心念念的故乡袁 这是一段期
盼已久的旅程遥

乍暖还寒时节袁阴雨连绵袁但这丝毫没能
减弱人们的热情遥 早上七八点袁火车站就已人
山人海遥 农民工挑着大大小小的袋子袁看起来
有些许疲惫袁 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遥 从
前袁因交通不便袁绝大多数农民工只有在过年
时才能回家袁他们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遥 我也
曾是一名留守儿童袁 一名常常站在村口张望
的留守儿童遥 如今家乡有了火车站袁回家更加
便利袁跟家人团聚的次数也越来越多遥 对于农
民工和在外的学子来说袁野直达冶 无疑也是一
件幸福的事遥

坐在飞驰的火车上袁透过窗外袁生机勃勃
的新绿扑面而来遥 沿途见得最多的树是松树袁
这是江南极普通的一种树遥 几乎有山的地方袁
都能看见它的身影遥 它在贫瘠的红土地中笔
直地生长袁任凭风吹雨打袁从不需要人们额外

呵护遥 它的叶子像针一般袁却从不扎人遥 叶子
从树上落下来后也不会迅速腐烂袁 而是逐渐
变干袁等着上山拾柴的妇女将它带回家袁化成
灶中的那一团团火焰遥 松树长大后袁便可以开
始刮松油袁 为人们换取收入遥 人们都认识松
树袁却很少有人去赞美它遥 就像淹没于茫茫人
海的农民工袁将汗水挥洒在城市的工地上袁建
成了一幢幢高楼大厦袁却很少被人提及遥 为人
所知的少数人是英雄袁 而默默无闻的奋斗者
同样是英雄遥

朋友袁 如果你还不了解中国古代的文人为何
钟爱山水画袁 那么请你在春天乘上行驶在江南的
火车袁 选一个靠窗的位置袁 暂时收起你所有的烦
恼袁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遥 你会发现袁山水闯入你
的眼中袁由远及近袁由近及远袁一切都是那么清新
自然遥 旅途少有一望无际的平原袁 山的那头还是
山袁但当你在不经意间遇见某个野小桥流水人家冶
的山村时袁便会惊叹野山重水复疑无路袁柳暗花明
又一村冶遥 在这一刻袁你才真正领悟到了诗中的含
义遥 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袁但无疑仍行驶在江
南之中遥

两个小时后袁 终于听到那心心念念的一
句要要要宁都站到了遥 宁都袁这座可爱的小城袁
此刻正春雨绵绵遥 烟雨中的宁都宛如系上了
一层薄薄的面纱袁一切景物都显得含情脉脉遥
当你看见千亩水田笼罩在烟雨之中袁 你会明
白江南真正的含义遥 曾经破败不堪的街道如
今焕然一新袁雨天路面上也不再有大量积水遥
电线告别了杂乱无章袁 店铺在马路两岸排列
得井然有序遥 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袁从广
东承接过来的企业在此遍地开花遥 小城的绿
化值得称赞袁隔几米就能见到树和花圃袁无论
走到哪袁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遥

从前袁人们靠伐木卖钱袁这不仅没能解决
贫困问题袁反而加剧了水土流失遥 自党的十八
大以来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袁人们的保护
意识不断提高袁渐渐领悟到了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冶这一真谛遥 梅江河自西向东缓缓流
淌袁 犹如一条绿色的绸带蜿蜒在赣南丘陵之

间遥 宁都袁这座可爱的小城袁犹如一颗珍珠镶
嵌在梅江河畔遥 在政府的帮扶下袁宁都人民开
始种植脐橙尧中草药等经济作物袁渐渐形成了
规模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遥 2020 年袁在全
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袁 宁都终于实现了脱贫
摘帽遥 经过十几年的恢复袁家乡的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袁山清水秀袁空气清新袁人民的幸福指
数也越来越高遥

宁都袁一座有温度的小城遥 群山环绕之中
的宁都人袁无论大人小孩袁无论夏天冬天袁始
终面带微笑遥 在宁都的大街小巷袁不时便会传
来诗歌朗诵声袁这或许便是野文乡诗国野独有
的魅力吧遥 当你在饭点路过宁都人家门口时袁
不管你是熟人还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袁 他们
都会热情地邀请你来家里吃饭遥 这不是客套袁
而是传承千百年的关怀遥 千百年前袁为躲避战
火袁客家先民进行了艰难的迁徙之旅袁人们常
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袁一句野吃了吗冶便成最
真挚的问候遥

松山大桥横跨南北袁桥的对岸就是家乡遥去年
冬天袁我在河中偶然看到一棵不知名的树袁它破碎
的枝干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袁根部已经腐烂大半袁
全身上下透露着死亡的气息遥 此刻袁阔别半年袁同
样的地方袁 我再次遇见了它遥 它依然浸泡在河水
中袁它的身上挂满了垃圾袁但细看袁嫩绿的叶子却
更加吸引眼球遥 柔软的枝条像舞女一般在春风中
翩翩起舞袁 不时有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停留在枝
干上袁水中成群的鱼儿也在树荫下嬉戏遥 它曾被洪
水摧残得遍体鳞伤袁 在冰冷的河水中浸泡了整个
冬季袁但它却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生存了下来遥 它只
是短暂停留袁甚至有一天沉入江底彻底死亡袁但它
却趁着春光努力生长袁让生命得到绽放遥

我又回到了家乡的怀抱之中袁 似乎过了
很久袁但眼前的一切又是那么熟悉遥 每感身心
憔悴时袁便思念家乡的美食要要要宁都肉丸袁三
杯鸡袁大块鱼噎噎它不仅能满足我的味蕾袁更
能治愈我的灵魂遥 无论多晚袁家里的灯始终为
我开着遥 我加快步伐朝家走去袁此刻袁母亲正
用碗扣着桌上热腾腾的饭菜袁站在村口张望遥

归 途
人文学院 郭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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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爱胡思乱想袁想拥有看透人心的能力袁
想拥有永恒的生命袁但看了这个故事袁才知道
那是多么痛苦的事噎噎

野我好累袁不想再像孤鸟一样单飞遥 我不
想再过没有朋友的日子袁 我希望有人告诉我
该何去何从遥 我不想再看到人间的尔虞我诈袁
世上的痛苦实在太多袁 像碎玻璃般无时无刻
地刺痛我的脑袋遥 冶要要要这是死刑犯科菲最后
的遗言袁也是作者史蒂芬窑金对世间真善美的
偏执追求遥 叶绿里奇迹曳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监

狱长保罗的一段狱中见闻遥 他担任此职位多
年袁对所有的罪犯都一视同仁袁保留着应有的
尊重袁而内心深处他却对死刑早已麻木遥 这一
切随着一个大个子黑人约翰的到来而改变遥
约翰天生神力袁治愈了保罗和梅琳达的病痛袁
对死刑犯戴尔的痛苦感同身受袁 他惩罚了自
私胆小的警员佩西和冷血疯狂的犯人比利遥
最终袁他难以再忍受世间的痛苦袁毅然奔向死
刑袁脱离黑暗袁寻求光明遥

这部影片看似冗长而平淡袁 但隐藏于影
片深处的人性与法的探究袁善与恶的区分袁甚
至是众多带有宗教意味的意象袁 都值得人细
细思索袁回味无穷遥 影片中不乏强烈鲜明的对
比袁表现的主旨也同样发人深省:一是佩西与
约翰的对比要要要善恶不能靠人的外在来区
分袁唯一能够区分善恶的是人心遥 影片中的佩
西与约翰的形象对比十分鲜明遥 佩西是一个
个子矮小袁长相俊俏袁家境优渥的白人袁约翰
则是一个长相魁梧袁略带丑恶袁四处流浪的黑
人遥 不管从身材尧长相还是家世看来袁佩西都
更能让人心生好感袁而约翰却令人惧怕厌恶遥
可事实上袁佩西仗势欺人袁虐待狱中的犯人曰
胆小怕事袁同事身处危难却不敢去救曰睚眦必
较袁只因犯人戴尔让他失了颜面袁就将海绵浸
湿袁让戴尔经受长时间的电刑痛苦遥 而约翰历
经世间痛苦却仍心怀善意袁 帮助保罗和梅琳
达解脱病痛的折磨袁安慰戴尔袁帮忙照顾小老
鼠金格先生遥 世人皆爱皮囊袁爱财富袁爱家世袁
这本无可厚非袁但切忌以色辨人遥 兴许一个面

容凶神恶煞的壮汉袁内心却有一颗质朴真心遥
二是保罗与约翰的对比要要要法与情的思索袁
这也值得我们法学生思考遥 片中的保罗身为
监狱长袁严格遵循法律袁代表着法的一方曰而
约翰是叶圣经曳中圣克斯多夫的化身袁代表着
神明袁更代表着人的良知遥 保罗对监狱中的犯
人平等相待袁心怀善意遥 但他同时也严格遵循
着法律程序袁他对死刑早已麻木曰当他面对戴
尔承受本不应该的电刑之苦时袁虽然诧异袁但
仍恪尽职守袁没有停止电刑曰他对佩西这类人
不屑厌恶袁但却无法对他做出惩罚遥 而约翰则
利用自己的神力审判了佩西与比利袁 让躲过
了法律制裁的佩西付出代价袁 让泯灭人性的
比利不得在象征着解脱的刑场中获得赎罪遥
他甚至让一向遵纪守法的保罗自愿冒着失职
的风险来放他一条生路袁 让一向遵守死刑程
序的保罗在刑场中迟迟不肯下执行死刑的命
令遥 片中的法律错判了约翰袁审判不了佩西袁
给不了悔悟的戴尔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遥 我
们都清楚地知道法律尽可能地保持公正与理
性袁我们渐渐将法律奉为圭臬袁不容质疑遥 但
我们也应该记得袁法是冷的袁人心是暖的遥 法
无善恶之分袁但我们却不应该盲目追随法条袁
而抛弃了分辨善恶的良知遥

绿里的小路上袁诞生了无限的奇迹袁奇迹
源自于人性的光辉袁是善的发扬袁是与恶的抗
争袁也是涤荡了罪行袁真善美的灵魂对未来的
希冀袁 这是外表冰冷严峻的冷山监狱里的奇
迹遥

绿里奇迹
外国语学院 李丽丹

野一骑红尘妃子笑袁无人知是荔枝来冶袁这首要求熟
练背诵的诗句袁在这本书里有了深层次的解读遥 浪漫的
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血的故事袁野一骑冶为何是野一骑冶
在书中找到了答案遥

主人公李善德袁人如其名袁一名小小九品官吏袁在酒
醉后迷迷糊糊接下了被上司偷换概念的任务一要运输鲜荔枝入长安遥 恍然惊醒后才知此
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袁人人都知荔枝一日色变袁二日香变袁三日味变袁而岭南距离长安五千
里有余袁是断然不可能在保持新鲜状态下送达袁上层官员踢球式的一级级下压袁最终落在
李善德手里遥 李善德最初无望地准备摆烂等死袁 在两位好友的鼓励下最终决定亲自下岭
南袁寻找运输荔枝的办法遥在他的不抛弃不放弃的坚持下袁用他擅长的算法袁一次次验算加
实操袁终于找出运输方法遥

可这种方法凭一己之力是断然不能完成袁庆幸袁在自己豁出性命试出转运之法后袁各
路野神仙冶纷纷下凡袁最终在野银牌冶的权利下袁摆脱了所谓必须履行的官场流程遥 李善德觉
得很荒谬袁他依足了规则袁却处处碰壁曰而这么一块不在任何官牍里的牌子袁却畅行无阻袁
在权利的推动下安排好了路上所需的一切遥 的确袁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袁可无人知
晓这样的权利给无辜的百姓带来了足以要其性命的压榨遥 拿所需冰块来说野夏日一到袁上
头说要一块冰袁中间为求安全袁会按十块来调拨遥 下头执行的人袁为了更加安全袁总得备出
二十块才放心遥 就这样袁层层加码袁步步增量袁至于是否会造成浪费袁无人关心冶遥

荔枝也一样袁圣上下令备十斤鲜荔枝袁李善德经算法在去除因各种原因而变质的荔枝
下袁备十颗足已袁而到砍伐时接到命令是近百颗遥 这样以来阿僮父母在世时所种荔枝几乎
全数被砍袁自己的无奈之举也失去了两位好友遥很是嘲讽袁在自己一无所有尧逼入绝境的情
况下获得两位挚友曰而在野权利冶的加身下却变为野迥然一身冶袁恰恰说明野权利冶是普通人的
催命符浴 小人物想要生存袁就要不得已地丧失自己袁成为自己都讨厌的那种人遥

李善德本以为把荔枝平安运到京城袁从此仕途无量袁应该会很开心遥 可跑完这一趟下
来袁越接近成功袁朋友越少袁内心就越愧疚遥本想苟且隐忍一下袁可拖着残躯袁靠在上好坊的
残碑旁袁看到那野一骑尧两瓮冶荔枝飞驰春明门时袁自己却满心厌恶遥 为了这两瓮荔枝袁毁掉
了近百棵荔枝树尧在本就徭役沉重的百姓身上层层剥削袁而朝廷不赔反赚遥

最终袁李善德没有忘记初心袁他诉出了官场的不满袁也因此被流放岭南遥为了表示对阿
僮的歉意袁他决意在岭南重新种出荔枝树遥安史之乱的暴发袁也让他因祸得福袁全家人在这
里未受其影响袁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遥 作者满足了大众对美好的向往袁为故事书写了一个
完美的结局遥

古时如此袁现今也未能避免袁官场也好,职场也罢袁利欲熏心之人比比皆是袁见利思义
之人如黑夜中高悬的明月遥 勿忘初心袁坚持做自己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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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写诗
人文学院 22编导 2班廖娟

我怎么会写诗呢钥
写不了夏雨的印记袁
冬天的匆忙袁
也写不了春天的骄傲袁
秋天的清爽遥
我只是坐在我的窗前袁
从春天起蓄谋一场远行袁
听雨打皮棚袁
滴答滴袁
进入心灵袁渗透爱意遥
直到蛙鸣把梦给惊醒袁
才晃过神来袁
这是专属于蒲扇和萤火虫的夜晚袁
燥热的心被包裹上西瓜的甜和冰袁
听奶奶的话袁

把瓢装满水袁
督促它们在地面上写上姓名遥
直到不再需要亲抚袁
炊烟里也飘起南瓜香袁
就要做好放慢脚步的准备了遥
空气在白色上清澈的生长袁
啜茶袁小饮袁
身体慢慢复苏袁有了生机袁
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模样袁
但是我却完成了我的远行袁
那些跳跃在山里的我的记忆袁
裹挟了我的思绪袁
于是我下不了笔袁
便也写不成了诗遥


